
 ·101·

 
 

出土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研究 

王建欣 

摘  要：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在推动出土文献的保护、研究和传播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当前出土文献数字化资

源建设在重大项目的推进、多主体开发格局的形成、综合性及专题性数据库建设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还存在数据库资源重复建设、数据库不能相互兼容以及推介共享不足的问题，需要针对不同问题不断改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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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出土文献，是指考古遗存所得的甲骨文、金文、玉石文、陶文、玺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

等商周两汉文字资料，以及晋唐碑刻、敦煌写卷、吐鲁番文书等。”
①
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于古文字系

统的考证梳理，史实的考据印证以及历代名物典章制度的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但与传世文献的整理

研究相比，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存在搜集、保存困难，研究渠道闭塞，出版传播限制较多等不足，而出土

文献的数字化则为我们提供了整理研究的新思路与新视角。近年国内出土文献数字化虽然已经有了较大发

展，但在数字化推进的全面性以及系统性方面仍有待加强。因此，本文以出土文献数字化为切入点总结我

国出土文献数字化的发展成果及存在不足，以期对出土文献数字化的产业发展提出切实的建议及启示。 

一、出土文献数字化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推进出土文献的全方位、多主体保护 

随着国内外文献保护项目的整体推进，对文献遗产的保护逐渐由纸质载体向数字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转

换
②
。通过数字化方式对文献遗产进行保护成为当前以及未来文献保护的重要趋势。数字化的保护方式打

破了传统单一的实物保护形式，缓解了出土文献保护与分享利用的矛盾，将线上、线下两种完全不同的保

护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了物质实体保护与信息内容保护的并重统一，实现了出土文献的全方位保护。 

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可同时推动多元化保护主体的形成。出土文献一直以来的保存形式为分散保存在各

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局以及高等院校等收藏、科研机构，保护渠道以及保护主体相对单一与扁平化。而

将出土文献数字化的保护方式除了可以调动常规组织机构参与以外，还可以将一些私人机构纳入文献保护

体系，形成保护主体多元化的全方位保护模式。例如“龙语瀚堂典籍数据库”（2010 年更名为“瀚堂典藏

数据库”）即是由私人信息企业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时代瀚堂科技公司联合开发的综合性

数字化典籍数据库。 

（二）数字化促进出土文献的系统、深入研究 

出土文献具有重要的文字学、语言学及史学价值，无论是从文字形体层面还是从文献语料层面对其进

行研究，都需要对出土文献材料进行细致的观察、整理与研究。但因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出土文献需严

密保存在不同入藏机构，这就导致一般科研工作者很难直接获取一手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出土文献

研究困难的局面。另外，出土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文字方面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时期、不同器物、不

                                                        
① 陈伟武：《出土文献之于古汉语研究十年回眸》，《古汉语研究》1998 年第 4期。 

② 参见陈闽芳、李健：《“互联网+”环境下文化遗产“活化保护”模式研究》，《浙江档案》2019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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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字材料中的文字形体，分析其源流以及发展演变，而研究所需的文字材料往往分散保存于各个不同机

构，想要对材料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就需在各个机构间辗转往返，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而出土文献纸质

出版物一般较为滞后且缺乏整体系统性，这些原因都严重阻碍了对于出土文献的研究。出土文献数字化之

后，研究者可通过已经数字化了的多路径系统材料检索系联不同时期、不同载体、不同出土地的文字材料，

这都为对出土文献进行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基础与可能性。 

（三）数字化促进出土文献的传播弘扬 

出土文献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同时也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大力促进出土文献的研究与传播符

合当下传承、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趋势。但传统的出土文献获取渠道狭窄且单一，对于普通社会

大众而言尤难获取，且存在严重的“重藏轻用”情况。而出土文献在经过数字化之后，则可从一种不易寻

觅和传播的珍贵文化遗产转化为能够面向社会大众且更易于获取的文献资料
①
。经过数字化处理的出土文

献材料在互联网环境下可以转变为一种易于流通、易于获取的信息资源，更易被社会大众认知并了解，从

而实现社会化的资源共享与利用，并进一步提高出土文献在社会上的传播度与影响力。 

二、出土文献数字化的主要成就 

（一）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以及国外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推进，国内亦开始重视对古籍资源的数字化，一些

大的数字化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②
，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古籍数字化项目。国家图书馆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古籍保

护工作，90 年代中期开始积极进行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开发，“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即为“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的重要研究成果。此数据库立足于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并联合各地方图书馆，相继启动了“中华

医药典籍资源库”“法藏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数字方志”等一系列数字化项目。其中，与出土文献相

关的数据库主要有“甲骨世界”以及“碑帖菁华”。“甲骨世界”数据库依托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资源，共

收录甲骨实物目录 2964 条，影像 5932 幅；甲骨拓片 2975 条，影像 5932 幅。“碑帖菁华”以馆内 23 万余

件拓片为基础建设而成，现收录石刻拓片 2.5 万余幅，影像 3.1 万余幅。 

一些专门的出土文献数字化项目也相继得到开发应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基于顺

应出土文献数字化的大趋势以及全面构筑古文字数字化应用平台的目的，组织开发了内容丰富的出土文献

数字化项目，包括商周金文检索系统、战国楚文字检索系统、花园庄东地甲骨检索系统等数据库系统。“商

周金文检索系统”包括“金文字库”“金文输入法”“金楷对应转换程序”和“金文资料库”四部分，主要

提供字头检索，使用时需安装该中心金文字库软件“jinwen.ttf”。“战国楚文字检索系统”为以字为单位

的检索系统，收录字头 1365 个，原始字形 4354 个，检索系统主界面可显示原始字形图片。“花园庄东地

甲骨检索系统”提供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的全文检索，同样需按字头进行检索。 

（二）多主体合作开发格局基本形成 

依靠占有文献的便利，传统出土文献出版主体多为高等院校、公共图书馆等机构，但随着数字化事业

版图的拓展，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开始加入并承担起出土文献数字化的重任。 

除国家图书馆外，各地方图书馆亦逐渐成为出土文献数字化的生力军。浙江省图书馆依据馆藏石刻拓

片，建成“馆藏拓片数据库”。“秘籍琳琅——古文献资源库”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依托馆内金石拓片、地方

志、舆图等丰富的文献资源建设成的包括善本古籍、普通古籍、地方志、拓片目录等一系列数据库在内的

综合性数字资源库。 

高校及科研机构亦紧跟数字化进程建设了一系列的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料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吴镇

烽主持开发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收录传世、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资料，包括出土地、时代、器物图片、

铭文释文及拓片等资料信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建设的“殷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

                                                        
① 参见刘志基：《简说古文字数字化工具书的编纂》，《2004 年辞书与数字化研讨会论文集》2004 年，第 198-204 页。 

② 参见冯国军：《我国文学古籍资源数字化开发现状及启示》，《出版广角》2021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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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甲骨文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简帛金石资料库”“汉代简牍数位典藏”“甲骨文拓片资料库”等数

字化资料库从不同的建设角度以及层面构建了全方位的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 

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建设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是掌握先进数字化技术的社会企业。北京爱如生数字化

技术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即专注于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事业，开发了出土文献数据库“中国金石库”和“敦

煌文献库”。“中国金石库”收录历代金石文献，包括十万余件金石拓片以及两千部金石志书。“敦煌文献

库”收录各地所藏敦煌汉文文献三万余件，全文超一亿字，影像超过三十余万幅。除出土文献外，爱如生

数字技术研究中心还开发了“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系列数据库”“中国方志库”“中国丛书库”“中国类

书库”“中国史学库”“中国儒学库”“明清档案库”等数字资源库。经过一系列的开发建设，爱如生数字

技术研究中心逐渐构筑起了类型多样、兼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基本涵盖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数字化资源，

成为数字化资源建设的重要力量。 

相较于传统的出土文献出版方式，数字化的出版方式大大放宽了准入标准，可以让更多有志于投身文

献数字化的企业和个人加入进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合作开发格局。不同的主体单位还可以互

相合作、优势互补。高校、公共图书馆、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知识力量；社会企业拥有能够将

信息转化为数字资源进行存储、识别、输出的先进的技术能力，二者结合必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在

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形成更为优质、高效的数字化出版模式。 

（三）综合性与专题性兼顾的开发模式逐渐形成 

综合性的数字化资源指包括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多种文献形式的数据库，出土文献数据库只作为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专题性的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则专门针对一类或几类出土文献资料，不涉及传世文献

部分。随着数字化事业的推进，出土文献数字化事业已经形成了综合性数据库和专题性数据库兼顾并举的

开发模式。 

“汉达文库”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开发的综合性数字资源库，包括“甲

骨文资料库”“金文资料库”“先秦两汉资料库”“竹简帛书资料库”“魏晋南北朝资料库”“类书资料库”

等出土、传世文献数据库。北京时代瀚堂科技公司与北京龙戴特信息技术公司联合开发的“瀚堂典藏数据

库”亦为较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数据库，既有出土文献资料也有传世文献资料，分“经部集成”“史部集成”

“子部集成”“集部集成”“专题文献”“近代报刊”六个子库。 

专题性数据库同样成果显著。除前文提及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开发的专

题性数据库外，另外一些较有代表性的数据库，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设的“郭店楚简资料库”，武汉

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古代简帛字形、辞例数据库”，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上

博简字词全编资料库”“清华简字形辞例数据库”，四川天元文化产业公司和成都商网信息科技公司联合开

发的“中国甲骨文献库”都属此类数据库。 

三、出土文献数字化建设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数字化资源的重复开发建设问题 

“由于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机构去管理和协调甲骨文数据库的建设，加之甲骨文收藏单位和

研究单位又十分复杂，因此，国内外重复开发和建设了大小不一的数据库。”
①
不仅甲骨文数据库存建设存

在这样的问题，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建设亦面临重复开发与建设的问题，浪费了大量的社会

资源。而且，重复性的开发也会给读者带来检索、利用方面的困难。针对此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

面解决：一，建立统一调度机构对出土文献数字化工作进行管理协调，有规划地将出土文献数字化工程建

设成为涵盖所有出土文献类型，开发角度多样化、实用化的数字化资源系统。二，各单位在建设数字化资

源库之前应进行细致的前期调研，了解数字化资源开发情况，以长远的建设眼光，努力将出土文献数字化

建设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性的整体性项目，而不应只考虑本单位及眼前情况。 

（二）数据库兼容问题 

                                                        
① 毛建军：《甲骨文献全文数据库的建设与思考》，《图书馆学研究》2010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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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的开发多为图书馆、高校、科研单位等主体机构进行封闭式的开发，彼此之

间除了在内容方面外，在技术层面同样缺乏沟通与共享。这就导致数据库在技术应用层面表现出排他的特

质，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彼此不能够兼容，用户往往不能实现跨平台检索与利用。仅就字库一项而言，即

使是同一古文字类别的字库，不同的数据库也不能彼此够兼容，需要用户重复安装。针对这一问题，我们

认为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的开发应建立一个在相同的技术支持下，包括应用技术、搜索方式、应用界面等

在内的，涵盖不同文献材料的，可以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检索和利用的标准规范体系。这不仅可以方便用

户对数据库的使用，同样可以防止技术重复开发带来的资源浪费。 

（三）数字化平台的分享与推广问题 

当前国内出土文献数字化工作已经进入稳健发展阶段，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献数字化工作都已经

取得显著成果，但数字化资源在分享与推广上的相对薄弱仍值得我们重视。现阶段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库

的使用者主要为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但即使对科研工作者而言，数字化资源的传播度与获取渠道也是

远远不够的，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对已经建成使用的资源库不够了解，并且因为很多数据库主要针对高等

院校等机构单位，如果高校不购买该数据库，那么个人则会缺乏相应获取渠道。对于专业的研究人员尚且

如此，那么仅仅是因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而希望获得相关资料的普通人，想要了解数据库信息从而获取相关

资料就显得更为困难。这些问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资源的推广与分享，同时也有违数字化资源

开发的初衷。因此，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平台不应只将市场局限于高校、图书馆等国家科研机构，而是应有

步骤、有系统地逐步向公众开放，加大对公众的宣传力度，做到使公众方便易得地获取出土文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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